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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识

我认识吕布尔斯先生大概在一九九八年，即他卸任后的
第四年。我的处女作《荷兰戏台》在德国出版。我应出版社
邀请飞往慕尼黑，将从那里开始我在德国诸城市受采访兼签
名售书的旅程。也许由于我的书给德国出版社带来了不菲的
经济效益，他们给我订了头等舱机票。从阿姆斯特丹到慕尼
黑行程只有一个来小时，多花好几百荷兰盾坐头等舱真是可
惜了的。而且飞机很小，头等舱和经济舱的区别只是一个坐
在前几排一个坐在后几排，连放膝盖的地方都是一样宽窄。

不过当我看到坐在我前排的吕布尔斯先生时，才发现我
出版社头等舱的钱花得不冤枉。我等到飞机升入高空可以解
开安全带时，小心起身信步走向荷兰的前首相。如果我没记
错的话，他正闭目养神，但他听到有人来继而看到我时并不
感到惊讶。他请我坐在他旁边的空位上，耐心地等我自我介
绍。

我说我的第一本荷文小说近期将在世界上十几个国家出
版。这不，德文版刚问世，我正赶向慕尼黑接受采访。吕布
尔斯不但细心地听我说话，而且就我言语中常人不注意的细
节向我提问题。时过境迁，我记不得他具体提的是些什么问
题了，但我清楚地记得他边问我边目光炯炯看着我。从他闭
目养神到像在国会上讨论议案似的全神贯注，中间只差一分
钟。我一点也不觉得他是近六十岁的人，在他像扫帚一样超
浓的灰白眉毛下，闪耀着智慧而朝气蓬勃的眼睛。我更不觉
得他几年之前曾是呼风唤雨举国仰慕的国家领袖。他对我这
草民一棵彬彬有礼，让我感到曾是他选民的欣慰。

他问能为我做些什么，我回答道，相反，我想为他做点
事，即送给他一本我的拙作。他马上拿出他的名片，叫我把
书寄给他，他的秘书会转给他的。我一看，他的办公室在荷
兰中部城市的一个工业区。除了做科研和在大学教授课程以
外，他还从商。虽然不像从前有首相办公厅为他服务，但他
还是秘书为他打理日常事务。

吕德

在这以后过了不知过了多久，反正久到我早就把这件事
给忘了。有一天中午突然我收到一个电话。“你好，我是吕
德”，电话里的人说。我问他吕德谁。“我是吕德呀，”那
人仍用昵称做自我介绍。我由于搞不清他是哪位，直接了当
地问他贵姓。吕布尔斯，他终于说出他的姓。我马上坐直
了，听他的下文。他说他收到了我的书，感谢。我惊讶得呆
若木鸡，平时口若悬河的我，现在只有听的份，没有回答的
本事。

“你的书很值得看，”吕布尔斯说，“不过这不是政治
性的小说，而是讲少女情窦初开和女孩之间友谊的故事，也
许女人更爱看这种书。”他耐心地等我说话，大概他是想像
书友一样同我谈谈《荷花戏台》的方方面面。也许在他看来
他与我地位平等，都是国家公民，所以与我促膝谈心乃天经
地义，但对我来说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因此我 这个不争气的
草民，张口结舌，始终一言不发。他只好彬彬有礼地同我告
别，挂上了电话。

一年之后，荷兰皇家餐饮协会要举行大型春节庆祝活
动，叫我帮忙请几位国家领导。我问前领导行吗，他们问哪
位，我说吕贝尔斯，他们乐坏了。庆祝活动那天我和荷兰电
视台前新闻播音员，名字我忘了，联手做节目主持人，她说
荷文，我道中文，中西合璧，体现该活动的特色。在休息期
间我第二次看到吕贝尔斯先生。他同我握手说，露露，你现
在有第二职业了。我连忙道，赶鸭子上架，节目主持我这是
第一遭。他说做一做也无妨，路宽一点好。然后他同我的搭
档荷兰电视台前新闻播音员叙谈往事，均是他当首相她当播
音员时相遇与合作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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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呈

在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因为他同年年底受联合国
秘书长安南之邀，担任联合国管理难民事务的要职，他的办
公地址从荷兰移至美国。二零零四年，荷兰报纸杂志，广播
电视有关这位荷兰前首相的新闻铺天盖地。说新闻因为我不
想用“性丑闻”这个字，但如果那些报道属实，或者要是你
相信那些报道的话，说它是性丑闻不过分。

据说吕贝尔斯掐了他一位五十一岁女同事臀部一下或几
下（报道没详细介绍次数）。这下可好，吕布尔斯被媒体和
一些人称为“掐屁股专业户”。联合国对此事件进行调查尚
未有结论，新闻界早已通过自己的渠道听到风吹草动，便把
此事渲染得天女散花天花乱坠。据说联合国内部对此事意见
也有分歧。事发后不到一年，吕贝尔斯就向联合国递交了辞
呈。在告别会议上，他的同事全体起立，为他对联合国拯救
难民事业所做的贡献鼓掌道谢。他的副手张伯伦说：“您使
我们相形见绌。您激励我们不断前进。您激励全世界各地难
民奋发图强。我们感谢您，因为您的工作在很多人的生活中
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镜子

从一九八二年当上国家最年轻的首相，到一九九二年以
荷兰执政期最长首相身份卸任，从二零零零年荣任联合国难
民部要职，到二零零四年丑闻满天飞以致二零零五辞职，吕
布尔斯从年轻力壮干到年过花甲。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据
他解释，那位女同事告他是因为他未提升她为一部门主管。
谁是谁非，我无从知晓。但我作为旅居荷兰靠爬格子吃饭的
华裔作家，从我与吕贝尔斯先生的交往和通过媒体对他的报
道，意识到荷兰政界的几个游戏规则。

首先，高官卸任后与平民区别不大，除非他再到别的机
构任要职。高官或前高官亲民，不说官民水乳交融也可说官
民平等相待。高官或前高官出门一般不会前呼后拥，警车开
道。其次，高官摸女同事臀部有如摸老虎屁股，万万不能。
其三，老百姓不能未经允许摸别人臀部，政治家尤为不能。
此非小节，乃政治家表率大是大非的问题。越君子，越苟小
节。其四，你一旦过雷池一步，不管你一生对国家对社会对
人们包括难民贡献多大，前功尽弃。即使你的同事可以理解
你，媒体也饶不了你。其五，不管媒体报道得对不对，影响
出去了，就像嫁出的闺女，泼出的水，收不回来了。最后，
媒体爱高官的性丑闻，就像猫儿爱吃鱼。高官在此问题如履
薄冰，步步为营，直接或间接地致使社会风气淳朴，上梁正
矣。

天平

不过丑闻归丑闻，人们心中总有一个独立于媒体与闲言
碎语的天平。吕贝尔斯在很多荷兰人心中仍是令人尊敬的前
国家领导人。而我呢，对他的看法更不为媒体所左右。从我
处女作一九九七年成为世界畅销书以来，我至今写的每本书 
-除了第十本书，因为它刚发表不久-都是畅销书。我经常被
媒体采访报道，再加上我的各种社会活动，我的名字和我的
书家喻户晓，也可称臭名昭著。因此我切身体会到荣誉与抵
毁有似日与月，相互交替，平分春秋。阴阳平衡，谁也逃脱
不了这一自然规律。

不知我尚有机会见到年近古稀的荷兰前首相吕布尔斯。
如果有的话，我将告诉他，无论如何，他使我更尊敬荷兰这
个高官与庶民平等交往的国度，包括尊敬他这位出色的政治
家。认识他以后，我渐渐地把“草民”这个词从我的字典里
删除。代替它的是“公民”。

                            2013年五月廿日于海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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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Lu Wang 

编者按：本报特邀著名华裔作家王露露女士新设中

文专栏《露露逸谈》。露露多才多艺，不仅著有十几本

中文荷文的小说或诗集，并应邀为国内外著名的杂志报

纸的专栏撰文。她不仅文学创作字字如珠玑，情节引人

入胜，而且她还富有演说天赋，妙语连珠，幽默诙谐，

是荷兰主流社会最爱邀请的华人明星。近年来她热衷于

中国和荷比卢文化经济与社会等方面的交流活动，经常

应各企业团体之邀做专题讲座。在《露露逸谈》您不仅

能读到露露最新的专栏文章，亦能了解她近在荷比卢远

至祖国大陆讲演及其他文化活动的最新信息。本专栏希

望通过文字与讲演艺术的交融为您营造多感官的享受。

如您希望邀请王露露女士做讲演或参加您组

织的庆典商务等活动，请联系本报编辑部。

电话:0031(0)10-4131630

     0031(0)6-85070053

电邮：luluwanggz@gmail.com

王露露女士今年九月与Capelle aan den IJssel印尼餐馆

合作，组织大型中秋节晚会，得到该市的高度重视和支持。

两位副市长亲临晚会，与Capelle的居民和当地华人共庆中秋

佳节。露露在讲演中生动描述了中秋传统。图为讲座后为副

市长K.T.Van Emmerik在她的新书‘Nederland，wo ai ni’

签名。

今年十月为Leeuwaarden中学教职人员做讲座后签名售书。

王露露女士受荷兰著名妇女杂志‘De Margriet’的邀

请，在美国式“桌上讲演文化餐”中做讲演，向荷兰文学爱

好者讲述中国形象语言的魅力。

逸谈

如您喜欢王露露女士的书，可在她的网店：www.lu-

luwang.nl购买，她将亲自为您在她的书上签名留言。

（本文经编辑后今年五月登于《世界博览》第十一期）


